
乌篷船上的戏班子
■明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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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景兰的三个关键词
■游宇明

社交降级
■青丝

一顿清淡的晚饭

■孙侃

那还是在我大学读书期
间，快40年了。那年寒假，我从
位于浙西的那所高校返回老
家，途经杭州。当年的春运火
车票是真正的一票难求，不足
300公里的行程，居然非得要在
杭州转车，且从杭州到老家的
那一张车票，还是第二天的，这
就不得不让我在杭州住上一
宿。出了城站火车站，我在车
站广场上转了几圈，一时觉得
无事可干。忽然想起我外婆家
曾经的隔壁邻居李宸康医师夫
妇，就住在附近的佑圣观路，便
想着在他们家混一顿晚饭。一
冒出这个主意，就觉得自己真
有点饿了，便向佑圣观路寻访
而去。

小学三年级前的我由外婆
带着，外婆家离杭州湾的滩涂
不远，地处偏僻，物质尤显匮
乏，孩子们几乎没有零食。李
医师夫妇却是孩子们的“幸运
星”甚至“救星”，他们家总有一
些从杭州捎来的美味零食，且
经常首先把零食分给我。记得
那回我患了重感冒，大闹着要
吃油金枣，仿佛吃了油金枣就
能退烧。后来那袋“救命”的油
金枣就是由李医师夫妇送过来
的。

不过，在佑圣观路寻找李
医师家让我大费周章。也难
怪，年近八旬的他俩自从离开
乡下搬进省城，我从未来过，只
从父母的闲谈中捕捉到“佑圣
观路”“大杂院里一间小屋”等
信息。直到天色向晚，一位老
者把我领到了一座大杂院的角
落。那间光线昏暗的屋子里，
我看见李医师正在听收音机，
李师母择着菜。他俩已衰老很
多，而他们对已长大成标准小
伙子的我惊讶不已。

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我
坐在小屋的门口等吃饭……天
完全黑了，李师母终于把饭菜
放在小桌上。这时，我不无惊
讶地发现，小桌上的菜蔬竟然
极其简单，简单得甚至有些违

逆常理：一碗炒青菜，一碗浇了
一点麻油的白豆腐，另外的就
只有紫菜汤了。一碗白米饭已
放在我面前。我稍怔了怔，随
即拿起筷子快速吃饭。因为菜
蔬实在太少了，我只对炒青菜
挟了几筷，舀了两小匙白豆
腐。下午起一直饿着，干掉那
碗白米饭后，我又打开了那只
煮饭的钢精锅，竟发现里面只
剩下了几颗饭粒。

此时的我颇显尴尬，隐隐
中已感觉李医师夫妇如此对
待，内中必有寓意，他们的生活
再怎么不济，也不至于如此困
顿。这种故意的做法究竟为
何？半饥的我默默站在小屋的
门口，内心五味杂陈。想要问
询些什么，想要表达些什么，后
来却什么都没有说。

告别两位老人准备去附近
的小旅馆过夜，李医师把我送
到大杂院门口。将要转身之
际，李医师突然抓住了我的手，
重重地一握。我从街道上低头
走过，在小店里买了充饥食物，
走进小旅馆，在大通铺里铺好
被子，刷牙洗脸，然后坐在床
上，全过程中脑子始终在转个
不停。

渐渐地，我似乎悟出了李
医师夫妇今天如此冷淡的原
委，或许是向我传达一份隐晦
且严酷的提醒，提醒我作为一
名已经长大成人的大学生，前
来老者家里应该是看望，而不
能是索饭，好像满足口腹之欲
向来都是理所当然；不能光顾
着自己填肚而对老者失礼，两
手空空地跨进他人家门而不懂
应有礼数，还浑然不知。为了
不直接伤到我的自尊心，为了
使这份提醒更有生动效果，他
们便以一顿清淡到极致的晚
饭，给我一个类似鞭笞的、不无
严酷的提醒，使我领悟，让我铭
记，让我在人际交往的教训中
逐渐成熟。这顿清淡的晚饭赐
予我的绝不清淡。

旧书“康养室”
■沈丽洁

热爱旅游的人无不知道广东韶关
有个著名的风景区：丹霞山。无论什
么季节，这个景区的长老峰、阳元石、
阴元石、锦江画廊，都会以自己云霞般
的赤红与精妙的形象牢牢吸住远远近
近游客的眼睛。与丹霞山并称的是一
个概念：丹霞地貌。在国内具备此地
貌特征的还有一系列名山：崀山、龙虎
山、龟峰、飞天山、江郎山、石牛寨、南
武当……您知道丹霞地貌这个概念是
谁提出来的吗？他就是杰出的地质学
家、矿产学家冯景兰。

1898年，冯景兰出生于河南省唐
河县一个书香世家，其祖父冯玉文和
父亲冯台异都是读书人，冯台异还中
过进士，冯景兰与哥哥冯友兰、妹妹冯
恭兰（沅君）更是天赋异秉，耀人眼目，
在上世纪 50年代先后成为一级教授，
在学术界享有盛誉。冯景兰 18岁考
入北京大学预科，20 岁考取公费留
学，进入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学院。本
科毕业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
攻读矿床学、岩石学和地文学。1923

年获得硕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今河
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云南大
学等校教授。1949年后复入清华大
学，后转进北京地质学院，1957年，当
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冯景兰在两广地质、川康滇地质、
豫西砂矿地质、黄河及黑龙江流域新
构造运动、工程地质学等方面做了大
量开创性工作。他提出了“封闭成矿”
理论，对矿床共生、成矿控制、成矿规
律等进行过精深研究，地质方面的论
著多达百篇（部）。1927年底，冯景兰
在中山大学做技正时，赴粤北地区从
事地质调查，发现此地遍布第三纪
（6500万年前~165万年前）红色砂砾
岩，当即以当地地名中“丹霞”二字为
之命名，此概念后来广为人知，并被国
际社会接受。

除了卓越的科学研究，冯景兰还
特别专注于大学课堂，培养了大批第
一流的地质人才，宋叔和、王鸿祯、张
炳熹、马杏垣、池际尚、韩德馨、杨起、
郝诒纯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

士都曾受教于他。
冯景兰的教学自始至终贯穿着深

深的“科学家精神”。他备课一丝不
苟，经常在教案里补充新内容；讲课深
入浅出、条理分明、生动灵活。除了注
重知识的系统性，他也看重课外教学，
引导学生从标本和实物中认识印证课
堂上所学知识，理解相关理论。他的
教案总是“与时俱进”，不断地将野外
考察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提炼为理论，
在课堂上讲授。他也注意第一时间吸
取国外地质学新知识，编成教材，以补
充、丰富教学内容。他编写教材一丝
不苟，亲自审校，一字一句斟酌、修改，
连标点符号都非常用心。

冯景兰对学生要求特别严格，在
西南联大地理地质气象系任教时，讲
授“矿床学”“地文学”和土木系的“工
程地质学”时，头一堂课教的材料，第
二堂课必提问题，而且会给每位学生
的答语一个成绩，记录在卷。如有错
误，当面批评，绝不容情。野外考察，
他一定会大步走在学生前面，学生们

必须紧步才能跟上，行进途中，遇到地
质现象就详细讲解，行一路讲一路。
对地质专业苟且敷衍、行动畏畏缩缩
的学生，他会非常严厉地说：“走不了
山路就别干地质！”

好的老师对学生的关怀是全过程
的，冯景兰也不例外。他总是希望学
生超越自己，觉得只有如此，学术才能
进步，国家才能繁荣。曾繁礽是冯景
兰早期的学生，在一篇文章中如此说：

“冯先生一直关心我的成长。解放以
后，我经冯先生介绍来东北工学院地
质系任教。”在冯景兰的教育生涯中，
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仔细一想，冯景兰的一生其实贯
穿了三个关键词：求知、授知、创（造）
知（识）。因为矢志不渝的求知，他成
了杰出的科学家；由于一丝不苟的授
知，他成了卓越的教育人，并在源源不
断的求知、授知中最终抵达了创知的
境界。

味道是时间的记号，旧书就是时
间的味道。

我一度把旧书回收商和收废纸的
老人混为一谈，觉得他们都是让书籍
重回纸浆的中间商。可黄老板立在卧
室中央的身影，让我想起敦煌石窟的
守经人。他黝黑的指节沾着永远洗不
净的污渍，冬天开裂的皮肤纹路能拢
住好几页纸，右耳后常年夹着半截铅
笔而不是香烟。这个看似与风雅毫不
沾边的黑胖男人，却把旧厂区 15平米
的出租屋砌成了书的茧子。左边一摞
泛黄的俄文、英文旧籍，出版时间都早
于我出生。右边是小山一样的国内旧
刊，我翻到一册《收获》杂志，刊头红依
然灼眼，只是边角蜷曲如褪色的旌
旗。床铺缩在角落，被连环画围成孤
岛，上世纪80年代的《三国演义》图册
摊开在枕边，关羽的青龙偃月刀正悬
在梦境上方。

买卖是生计，收藏是悦心。1983
版儿童画报上顽童涂抹的蓝色云朵已
褪成烟灰，红色机器人却愈发鲜艳，那

是永不锈蚀的童心在歌唱。1986年
小开本的《朦胧诗选》扉页盖着“某厂
图书室”的蓝章，那些在机床轰鸣中偷
读的午休时光，让钢铁都染上了诗的
柔光。1995年武侠小说扉页的赠言
突然有了温度：“赠周明兄，江湖路远，
珍重万千。”去年深秋收的这箱书，仿
佛看得到那位老友攥着《笑傲江湖》，
念叨着年轻时在锅炉房彻夜论剑的往
事。忙碌而粗砺的生活，书是黄老板
另一个世界镜像的自己，没有这些书，
历史的尘埃都不流动。

文字在时光里发酵出陈酿的醇
香，书页泛黄如经年普洱，虫蛀的啮痕
倒成了另类藏书印。古籍里的衣鱼是
通灵之物，明代藏书家曾见它们啃食
《庄子》后生出金翅，此刻某本《楚辞》
的蠹痕蜿蜒如离骚的韵脚。黄老板总
在梅雨季前给古籍换上防尘新衣，他
说虫豸也懂挑食，最爱啃食无人问津
的孤本，“书要常翻，人气就是最好的
驱虫剂”。

走进这间藏于出租屋群北面的屋

子，霉味在门槛处便败下阵来。人只
要走动，空气流动就让陈年墨香混合
着旧书的纸张味，在门帘之间来回
窜。一个春日下午，当《牡丹亭》的残
本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比邻而居
时，水磨腔的婉转与加勒比的海风或
许就达成了某种和解。

一日不书，百事荒芜。字帖上隶
书笔画像青铜器上的铭文，曹操在戎
马间坚持注《孙子兵法》，苏轼在桄榔
林中尚能校勘《易传》，而我们这个触
手可及的阅读盛世，地铁里却挤满了
低头收割碎片的人。那些被批量删除
的电子书不会在角落积灰，但再也不
会在某次搬家中突然掉落，让你与 20
岁的自己猝然重逢。

司马迁写《史记》用的竹简重逾千
斤，王羲之练字洗黑七池清水，而今我
们指尖划过的电子墨水轻如鸿毛。后
来看见孩童指着纸质书问“为什么字不
会动”，突然想起黄老板的话：“书要有
点重量，才能压得住心慌。”他正在给一
套《鲁迅全集》包书皮，1938年版的硬封

本上，先生的烟斗似乎还冒着余温。那
些“泼冷水的响亮话”躺在泛黄的纸页
里，依然是照亮民族魂的灯火。

我称这里为旧书的“康养室”，因
为每本书都在等待第二次生命。当一
年的新书以大约 119亿册的数量淹没
世界，黄老板的小屋却在打捞文明的
漂流瓶。有时候我们保存了文字，却
容易弄丢文字的骨血，回收旧书的人
那么多，粉碎了、贱卖了、垫桌脚了，只
有少数和文字有缘的，能读懂旧书本
身的故事。

陋室一隅，故纸伴旧墨。暮色漫
进书屋时，黄老板点亮 40瓦的灯泡，
光晕里浮动的尘埃，像是从旧书里逃
逸的时光碎屑。此刻，塞万提斯的堂
吉诃德正与蒲松龄的狐仙夜谈，曹雪
芹的胭脂泪滴在普鲁斯特的玛德琳蛋
糕上。在这间时间的陈列馆里，每个
文字都是星尘，每个读者都是拾荒者，
而黄老板递给买家的每一本旧书，都
是在人类精神的银河系里，又多保存
了一颗会发光的星球。

社交媒体上有一个女性声称，她丈夫才
45岁就已被社会“淘汰”了：没有朋友，也不
玩游戏，从来不参加同学聚会和酒局，没有
特殊的兴趣爱好……引发了不少人共鸣。
之前我就常看到有人感叹，现在越来越不愿
意社交了，每天工作之余，宁愿独自在家刷
手机，感觉就很好，没有在外面交际酬酢那
么累。尤其人到中年以后，可玩的东西不
多，熟人在一起要么是饭局酒局，要么K歌
打麻将，交谈也多为浮词漫语，令不少人心
生厌烦。

加之随着时代进化，不少人也逐渐培养
出了自我超越情绪，彻底放下了过去想要铺
搭人脉的执念，知道独处也是一种自我提
升、自我愉悦的技能，且可以通过练习变得
更好。曾有一段话在网络上和朋友圈里被
广为转发：“人到中年，如果你熬到一个人喝
茶，一个人散步，一个人旅行，一个人看书，
没有电话，没有邀约，没有聚会，没有所谓的
一些社交。早睡早起，善待自己，无欲无求，
云淡风轻，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只是随心而
活，知足常乐，顺其自然。那么恭喜你，你已
经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

换了在以前，一个人如果总是习惯独处
不参与社交，是很容易引来非议的，常会被
视为“怪人”“不合群”“不好打交道”，当事人
往往须承受着他人望向自己的怪异眼光以
及不小的社会压力。即使本人不在乎，也很
少会公然宣称这种做法有着合理性，更多是
采取一种心理对抗的姿态，漠然视之。不似
现在，不社交反而成为了值得大肆宣扬的事
情，无数人为之引以自豪，感到骄傲和光
荣。“社交降级”作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既潜在反映了现代人的心理自我蜕变，也折
射了随着时代发展，社会环境对于一些“异
己”行为所展现出来的包容和友好度，有了
长足的进步。

哈佛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的著作
《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认
为，社交活动最初是因城市发展而增多频
繁，其后城市扩张和新技术出现，如电视、汽
车把人们的时间耗费在了独处或开车上，社

交因此瓦解。网络时代，“社交降级”的趋势
愈发明显。过去，一个人很难单枪匹马解决
生活中必须面对的各种问题，不管内心喜不
喜欢，都须为交际应酬做出一定牺牲，以此
维持社会关系和人际圈子。这种社会文化
环境，又会由“社交达人”创造出更多、更大
的社交空间，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感觉这样
做很重要。

但社交的行为手段与目的，并不是总能
建立起一种合乎逻辑的联系，很多时候，就
如梭罗在《瓦尔登湖》里说的：“社交往往廉
价。”人们进行的大多是无效社交。而人的
心理能量又是一种有限资源，若使用过度，
也会像肌肉一样产生疲劳。当人们的有限
精力已被家庭和事业消耗牵扯，再被无效社
交压榨，就会感到很疲惫。于是随着年龄增
长，不少人会根据自身需求重新调整目标，
参与的社交活动减少了，转而更为注重那些
自己认为有意义并真正欣赏的事情。

近年有学者总结当前社会“内卷”的根
源，认为“从不放弃”是一个重要的成因，很
多人即使明知道所做的事情不会有什么结
果，也要为之付出辛劳。过度社交就是很好
的例子，很多场合已经明显超出了正常的人
情互动往来的范畴，是受迫于名利心的裹挟
和绑架，令许多人主动参与进去。从这个角
度说，“社交降级”其实不是什么坏事——发
达的现代科技和商业服务，已无须依赖人脉
支持系统，就能提升人的社会适应值。有了
这样的现实可靠支撑，人们不用再以自我牺
牲的方式去努力融入成为人际圈子的一个
分母，可以跳出原有的思维羁绊，不再把时
间和资源花费在不必要的社交上，知道安静
的自我更有助于过上真正完整的生活。就
如美国诗人奥登的诗句：“如果所有的星星
都消失或死亡，我应该学会仰望空旷的天
空。”

“社交降级”是一种有所取舍的交往范
式，毕竟所有的人际关系都须经历时间的检
验。如果一个人对既有的社交圈子被中断
感到害怕担忧，也说明平时的自主性很差，
独自处理不了什么事情。

在绍兴，整个腊月与正月，船上化妆的
戏班子都忙得不歇火，与广场上富丽堂皇的
戏台——“万年台”不同，有一种“水戏台”是
过年时最迷人的娱乐场所：戏台建在河岸或
湖岸边，呈“凸”字型，面朝观众的一面伸入
水中，而观众也是坐着乌篷船而来，在开场
前，所有的船颇有秩序地头朝戏台，紧紧地
排列成扇形，也就是说，为了让更多的戏迷
有更好的视野，这些船停泊的位置，就像一
把折扇的扇骨，朝着舞台的方向攒聚。先到
的观众有福了，不仅可以在面朝舞台的内
圈，演员眼中情绪的颠簸，手势的震颤，翻筋
斗时有没有少许踉跄，都可以看得清清楚
楚；运气好时，观众还可以应邀参观戏班子
的化妆船，进入演员们的后台，一窥他们的
日常生活。

我掀动中舱的门帘儿，进到化妆船中，
就听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主演在对
词，扮演孙悟空的演员已经换好了演出服，
他满怀冤屈与不甘，慷慨悲凉地唱道：“火眼
金睛辨忠奸，白骨妖精露真颜。师父休要听
她言，此女定是妖来变。”而扮演白骨精的演
员正高高地绑起头发来，她十分仔细地用勒
头的布带将外眼角、太阳穴的皮肤提拉绷
紧，然后用胶布固定住，以便让外眼角尽可

能地高于正常位置，形成吊梢眼的效果。她
一言不发地涂刷眼影，最后用高光粉刷在内
眼角部分，增加眼神的魅惑感。扮演孙悟空
的演员笑着介绍：扮演白骨精的演员是他的
师姐，平时是青年演员们的仪态和台词老
师，“可一到正月她就一人饰多角，连热场的
彩头戏她也要忙着上场，已经没有空管我们
了”。

很快，戏就开始了。首先是三场彩头
戏，目的是“调动喜庆情绪，讨个吉祥彩
头”。演员都穿正红、朱红的戏服出场，表情
喜悦、诙谐又夸张，先是演《庆寿》，是祝看客
中的老人家延年益寿的；接着是《跳魁星》，
是祝今年就要有重要考试的考生们登榜上
岸的；最后是《跳财神》，是恭喜做生意的人
事事顺遂的。我们的艄公说：“观众会买了
红绸花抛掷到台上，一般快要到六月的时
候，《跳魁星》的演员得红花最多；现在是春
节，当然是《跳财神》的演员得彩头最多。”

彩头戏演完，接着演武打折子戏，这也
是为压轴戏的出场热身。我们这一场演的
是《长坂坡》，扮演张飞的武生能连翻 20多
个筋斗，他沿着舞台的两个对角线，前空翻
接后空翻，显示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侠
义、忠烈与沉稳，也展示在紧要关头，张飞以

马尾松在长坂坡上拖起滚滚烟尘，迅速布起
迷魂阵的智慧。是的，我们的船离得近，甚
至可以看到扮演张飞的演员，腰身的袍褶摆
幅加宽了很多，这也是绍剧在服装上的改
良，这样，当他翻腾时，战袍的下摆就像一把
飞旋的伞，在半空中飞来飞去，张飞的豪迈
与潇洒，就翻了倍。

我们这一场的压轴大戏，是《孙悟空三
打白骨精》，孙悟空开“改良脸”，重勾金、红
两色，看上去颇有神勇韵味。当我们看到孙
悟空化作白骨精母亲的模样来到洞内，诱导
白骨精当着唐僧的面，重新变成村姑、老妪
和老丈的模样时，隔壁船上听戏的老汉已经
入了戏，他用自己的拐杖敲着船帮，恨铁不
成钢地说：“唐僧啊唐僧，你这凡胎肉眼，你
信一个外人，竟不相信自己的徒弟……哇呀
呀，真是气煞我也！”

老汉的孙子劝他：“爷爷那是戏！红绸
花买来了，就得抛给演员！”

老汉愤愤不平地说：“那可只能给孙悟
空，不能给白骨精和唐僧！”

左右艄公都被这80岁老汉的天真逗得
大笑：谁都知道奖励演员的红绸花，隔着流
水被抛掷到舞台上之后，收益是被所有的演
员平分的。一场戏，少了精彩的正面角色固

然会塌了腰，少了反面角色的层次感，其韵
味也会单薄很多。

看一场水上绍剧的难忘之处，也许就在
于大家是坐船离开的。贴着水面的微风很
凉，但我们不觉得冷，那被张飞和孙悟空点
燃的一身正气，依旧热辣辣地温暖着我们。
回望水戏台，它浮漾在昏暗的夜里，又如初
来未到时候一般，缥缈动人，像一座浮在水
上的仙山楼阁。一股天上人间的不真实感，
笼罩了我们。百年前，鲁迅先生在短篇小说
《社戏》中，也曾描写过这样的不真实感：那
返航的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
在浪花里蹿，连夜渔的几个老渔父，也停了
艇子看着喝彩起来……真的，一直到现在，
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
到那夜似的好戏了”。此时，若你有心静听，
就会明白“水戏台”上的绍剧演员们是懂得
营造余韵的，在我们划着乌篷船离开时，壮
怀激烈的大戏已经结束，吹笛的人依旧不紧
不慢地吹着，一直送我们进入无边的水月，
浩瀚的江南水网。

一枚弯弯的新月，就在这笛声中游动，
变幻成水中的万千银鱼。

春鸟鸣晓
■朱耀照

初春的早上，再没有比鸟鸣的声音更引
人注意了。

东方泛白，鸟鸣啾啾。一声声，一点点，
渐渐刻进睡梦中的人们心里。它们，像白纸
上的一串靓丽的音符，池塘上的一行野鸭，
天边的一朵朵彩云，越来越清晰而醒目。

而喜欢晨跑的我，对鸟鸣声感触更深。
春晨朦胧，未见春鸟，先闻鸟声。间关鸟语，
时而在路边，在枝头，在电线上。它们像是
散落在各处的珍珠，闪光，闪烁，让我一路惊
喜追寻。在鸟鸣伴奏下，我的脚步，显得更
为轻盈而欢快。

倾听鸟声，感受鸟声，能感知到鸟的喜
悦，体会到鸟的心情。对鸟的语言，似乎也
能从中领悟一二。

有的鸟鸣叫简捷而单调，似乎只有一个
发语词。短促的第四声，不断重复，似乎是
在呼朋引伴，或驱赶情敌，说着：“去，去，
去！”

有的鸟鸣声音长而弯曲，尾声很重，中
间还有低音。让人想起七斗星，水缸盖上舀
水的瓢。这美妙的节奏，跟“我爱——你”

“我爱——你”相仿，似乎是专门献给情人
的。

有的鸟鸣，短音与长音间隔，如“咀，嚯
——”“咀，嚯——”短音，像是情人的昵称；
长音，像是赞美词“好”“非常棒”。

更有的，是歌唱家的喉咙。能将几种鸣
叫声随意转换，如“几哥几哥几，哥几哥几
哥”。歌词循环，似乎是重复强调“我在这
里，我在这里……”。曲调婉转，大有“奔流
到海不复回”的气势。

大地回春。每个早晨，任何一种鸟鸣都

不是孤立的。它们汇合在一起，像是一场大
型音乐会的演奏。吉他、小提琴、钢琴等随
意交错弹奏，低音、中音、高音此起彼伏，阳
春三月、下里巴人，兼而有之。鸟鸣的交响
乐，像是无边无际的浪花激荡着，像是文天
祥的浩然正气，塞满天地之间。而且，在这
里，没有趾高气扬，不需要任何的自惭形秽，
任何鸟都可以歌唱，尽情的，欢快的，陶醉
的。

寒冬已过，想到许多伙伴永久停止了鸣
叫，各种鸟儿怎不产生新生的喜悦。

晴春的早晨，在徐徐和风的梳理下，鸟
儿感受到了爱的抚摸，鸣叫喳喳切切。声音
在晨光中跳跃，呈现金线一般的色彩。如遇
晨雨，无所畏惧的鸟声，串起绵绵的雨丝，在
原野里震颤，显得格外清脆、清丽和清晰。
而在雨后，空气湿润，雾气氤氲。鸟的鸣叫，
跟鸟的翅膀一样，沾满了露水，清冽而有着
发酵的味道。

在鸟声里，小草钻出了土面，芽儿在枝
条上蹦出，花儿大笑着绽放。在鸟声里，苏
醒的蚯蚓开始了一天温暖的工作，脱茧的蝴
蝶开始一天的翩翩，复生的小蜜蜂也“嗡嗡”
地出动。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在鸟声
里，天越来越亮，太阳慢慢托起，家家户户打
开了大门。人们出现在庭院，出现在路上，
开始一天的喧嚣。这时，鸟的鸣叫，像是潮
水一样，慢慢退去，似乎不留一丝痕迹，但那
丰富多彩的旋律，却成了一天的底色，衬托
着乐观昂扬的脚步。

春鸟鸣晓，是热爱生命的咏唱。聆听那
天籁之音，爱和幸福汹涌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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